
革命文学是 !" 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题材，在

文学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革命是它要表达

的 最 重 要 主 题 。 只 有 对 革 命 主 题 描 写 得 使 人 感

动，它才能激发民众对革命的热情。这种文学观

念在进入革命文学创作时就吸引了作家的注意，

以至在创作过程中他们无法舍弃对革命的忠诚描

写。从 #$!% 年革命文学兴起开始，直到建国后革

命历史小说书写，这种忠诚的姿态都没有改变。

但怎么显示忠诚，这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过程

中必须思考的一严峻问题。有可能你创作出来的

作品被读者误解，并直接导致作品被否定，因为

忠诚是要通过一定文学场景的建构，需要用事实

来进行说明的，不是作家一厢情愿就可以达到写

作的预期目的。那么，忠诚这一革命者的性格在

革命家看来，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呢？原来，忠诚

需要被 “确认”。此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革命文学发展史让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线索：

在革命文学表达与书写中， “决裂”场景建构是

每部作品无法逃避的，它是革命者经受考验后最

终被确认为革命身份的一次最有效的检测方式。革

命不是儿戏，知识分子天生有缺陷，他 & 她必然有

一被考验过程。只有在考验过程中被革命家或革命

政党确认为革命者后，他 & 她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在这考察期间，他 & 她只是 “准革命者”，有革命

潜质，至于怎么发展，那不是主人公可以确认的。

本文立足于 #$!% ’ #$(% 年中国文学发展史考察，

试图对 “决裂”场景建构过程做本质探讨，还原历

史细节：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者的历史复杂性。

一、 “决裂”场景在 !"#$ % !"&$ 年代

文学历程中的建构

本文把研究视点放在历史考察中。总体来看，

从革命文学创作开始到文革文学时期，此创作大致

经历四种模式，以四个文本为代表：!" 年代蒋光

慈 《咆哮了的土地》!，)" 年代丁玲 《田家冲》
"，*" 年代丁玲 《在医院中》#，(" 年代杨沫 《青

春之歌》$为评价中介：

“决裂”：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的悲壮场景%

——— 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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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分子革命”作为 !" 世纪中国文学的流行主题，表达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接

纳过程，这一过程的描写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关键。怎样写此过程，它需要场景渲染。场景渲染必不可

少的环节就是 “决裂”场景建构。革命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革命者最终被革命阵营接纳，它必然有一

“决裂”过程。 “决裂”意味着新生， “决裂”意味着革命者成熟。但这一 “决裂”过程是以牺牲革命

者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为代价的。这显示出革命文学 “决裂”场景的悲壮性。本文以 《咆哮了的土

地》 《田家冲》 《在医院中》 《青春之歌》为评价中介，试图对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的 “决裂”场

景进行描述：知识分子革命者的牺牲有最终的价值取向，即重新确定他 & 她的血统和身份，变成真正无产

阶级革命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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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亲情、告别爱情与走向革命：#$ 年代

“决裂”方式

蒋光慈是革命文学中一重要作家，革命文学初

创期，他不懈的创作使革命文学站立住了脚跟，建

国后文学史家对他评价很高，认为 “蒋光慈是最早

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数量

也很多，影响也比较大。⋯⋯这些作品在宣传无产

阶级革命思想方面，在鼓动群众斗争情绪方面，在

首先从事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方面，都是著有一定

的成绩的” # $ % （&"’( ) "*"）。要研究革命文学发展史，

蒋光慈必须考察，其创作为后来奠定了规范。关于

知识分子 “决裂”到走向革命，是从他那里继承并

发扬光大的， 《咆哮了的土地》在 "+ 年代末有重

要代表意义。

作为知识分子，李杰何素月的成长，因其阶级

属性决定了他们成长道路的艰难：他们不能像张进

德的成长那么顺利。李杰是大地主李敬斋唯一的儿

子；何素月是大地主何松斋的侄女。这一出身的血

缘关系使他们参加革命受到革命群众质疑，如李木

匠就是一种典型观点： “我看干，我们总是要干

的，没有什么多说头。不过李大少爷是不是能和我

们干到底，这倒要问问李大少爷一声。如果半截腰

里不干了，那我们不是糟糕吗？” （",(）。

李杰无法承受来自革命群众的猜忌怀疑。为了

证明他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告别他可耻的阶级出身，

在李木匠的刺激下，他同意火烧李家老楼。但在这

一悲壮 “决裂”场景中，我们看到作家写作时并没

排除李杰的感情，他感到 “痛苦” （这种感情后来

受到批判，认为表现了知识分子情感）：

李杰：他 （指李木匠）主张将土豪劣绅们的房

屋都烧掉，破坏他们的窝巢，这是对的。⋯⋯但是

李家老楼烧不烧呢，木匠叔叔问我。你知道，木匠

叔叔素来不相信我，如果我不准他烧李家老楼，那

不是更要令他不相信我了吗？而且那时候恐怕这一

乡间的农民都要不相信我了。别人的房子可以烧，

可是你自己的房子就不能烧，哼！⋯⋯他们一定要

不满意我。如果他们不满意我，那我还干什么革命

呢？这一次对于我是最重大的考验，我不能因为情

感的原故，就⋯⋯唉！进德同志！人究竟是感情的

动物，你知道我这时是怎样地难过啊。我爱我的天

真活泼的小妹妹⋯⋯ （!-$）

李杰：让他们去烧罢！我是很痛苦的，我究竟

是一个人⋯⋯但是我可以忍受⋯⋯只要于我们的事

业有益，一切的痛苦我都可以忍受⋯⋯ （!-$）

李杰为了革命，舍弃大少爷的生活习惯 （小说

中描写他第一次和张进德吃饭的心理）、舍弃爱情

（与何素月朦胧的爱情）到最终与阶级血缘彻底

“决裂” （用革命大火活活烧死病重的母亲和年幼

的妹妹）。一次次 “决裂”让人撕心裂肺，主人公

的痛苦可以预见。他在经历一次次的痛苦后，得到

诸如李木匠、王荣发、吴长兴等人确认。一个坚定

的革命者身份只有民众能确认。但这一确认过程是

漫长的，是每个革命者必然的成长道路。李杰正是

在一个又一个的革命群众确认后才成为坚定的革命

者的。但在李杰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中，如果缺少

火烧李家老楼这一悲壮场景，是没办法真正确立起

李杰是否是革命者身份。具体而言，火烧李家老楼

给予李杰身心的痛苦是巨大的，决策之后李杰昏死

过去。他无法承受身心的压力，毕竟那是自己的亲

人 （母亲和妹妹），小说对这一细节进行了传神描

述： “李杰的脸孔即时苍白起来了。他明白了李木

匠的意思。” （!.-） “李杰在绝望的悲痛的心情

之下，两手紧紧地将头抱住，直挺地向床上倒下

了。他已一半失去了知觉⋯⋯” （!-+）这种灭绝

人性的 “决裂”，使人内心不好受。为了革命不至

于必须牺牲这么多的东西。李杰的革命成长是牺牲

了自己的亲情、爱情为基础的。

何素月作为有统治阶级血统的女性，其成长必

须经历人生考验。当得知叔父将对农会进行破坏的

消息，她内心里出现了复杂的感情波澜，心理意识

中进行过矛盾的斗争：一边是革命群众；一边是养

育自己的叔父。为了革命群众必须牺牲养育自己的

叔父。何素月参加革命 “决裂”的第一步是告别亲

情，与她的养育叔父告别，为确立自己的身份寻找

机会。接下来第二步是寻找革命精神导师，李杰不

能做她的精神导师，就像李杰不能做张进德的精神

导 师 一 样 。 与 张 进 德 相 遇 ， 并 由 张 进 德 英 雄 救

“美”，使何素月在精神上找到了她真正的依靠。

何素月不能和李杰结合，这是由他们的血缘关系决

定，他们两人在血缘上的不纯洁性，必须要求他们

与另一个阶级结合 （无产阶级），才能使自己体内

的血液得到重新整合，以便使自己新生，李杰只能

和毛姑结合 （这结合没完成），何素月只能和张进

德结合。她成长的第三步是革命战场上的考验：激

烈的革命斗争中她受伤，但她并没由此倒下或者对

革命消沉，而是执着追求革命，这种坚定的革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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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最终被张进德确认： “张进德并没答言，走上

前去，用着两只有力的臂腕将她的微小的身躯抱起

来了。何素月也不反抗，两手圈起张进德的颈项。

两眼闭着，她在张进德的怀抱里开始了新的生活的

梦⋯⋯” （"#$）何素月最终成为革命者，但她牺

牲了自己的亲情、真正的爱情。

!、同甘共苦、深入基层与大胆实践："# 年代

“决裂”方式

作为左翼文艺中杰出的女作家，丁玲本身就是

一传奇神话。她 !% 年代的小说写作，从 《水》开

始实现了文学 “转向”，被认为是左翼文学 “新小

说的诞生” & # ’。知识分子革命者与旧家庭决裂的小

说是 《田家冲》。

小说主人公是三小姐。三小姐的革命追求引发

老爷不满，老爷决定把她送到乡下封闭起来。她要

到乡下的消息传到田家冲，给赵得胜一家造成不小

的冲击。赵得胜感到惶恐：她不是七八年前的三小

姐，他家不知怎么招待这一贵族家的小姐。么妹的

姐姐与三小姐幼小是好朋友，这时她觉得三小姐下

乡来肯定不认识她，内心里，她觉得三小姐是贵族

家庭出身，阶级差别只会越来越大： “恐怕她不认

得我们了”。 （#("）三小姐到来与他们的预期产

生差异： “这不是她所想象的，完全不是，她穿着

男人的衣裳！” （#)%）这传达出三小姐与众不

同，明显带着革命色彩进入人们视线。三小姐并没

显示她高贵的出身，相反她极力融进么妹一家的生

活里。大家逐渐接受她融进生活中： “大家不受一

点拘束，都忘记了她的小姐的身份，真象是熟朋友

呢。” （#)$）脱离封建家庭的三小姐到田家冲感

觉 到 一 种 内 心 自 由 ， 她 觉 得 么 妹 “真 是 幸 福 ”

（#)#），为么妹有那样一个父亲感到骄傲： “你

有 一 个 这 末 好 的 爹 ！ 你 有 一 个 这 末 好 的 爹 ！ ”

（#)!）么妹的大哥赵金龙与她有朦胧的爱情，但

出身、血缘的差异使他们的身份产生差距，大哥对

三小姐的到来感到高兴，但内心忧心忡忡。高升是

穿插小说的一次要人物，从这人物身上，我们看到

三小姐对他的鄙弃： “老赵！你放心！我懂得的！

高升这东西就不是一个好人，你不要听他的。”

（#)(）这给人一种感觉：三小姐不象那些高贵家

庭小姐，她很朴实。另一细节是吃饭。三小姐吃饭

时没看见赵得胜父子，后来才知道： “他们父子就

坐在灶门前早餐”，原因是 “他们都脏不过，怕小

姐不喜欢，所以不进来，而且以后都不要他们进来

吃 饭 ， 她 们 说 那 两 兄 弟 都 粗 野 得 怕 人 ， 不 懂 理

的”。 （#)*）她对赵得胜一家的举动感到生气：

“她不准他们再在厨房吃饭” （#)(）。这彻底打

破了她与赵得胜一家的阶级界线，形同一家人。她

不仅与他们一家生活得很融洽，而且 “常常帮着他

们 做 事 ， 譬 如 打 谷 ， 填 鞋 底 ， 她 都 做 得 出 来 ”

（#)(）。这些表明：身份被抹平，消失了她的贵

族身份，使她身份上容易被下层群众接受。这是她

走向革命的第一步。

她迈出第一步后，积极投身农村，深入基层参

加实际革命。首先她倾听赵得胜一家诉说生活的艰

辛： “他们可以找到一个人来听他们的家常，听他

们一生的劳苦，听他们可怜的享乐。这人不但听

了，还要答应他，还要追问下去，还要替他们解

释，解释这劳苦而得不到酬报的原由，而且她给他

们的理想和希望，这可能的实现。她教导了他们，

她鼓舞了他们。” （#))）并说出一些过激话：

“你们不能老靠着我家里，这是靠不住的，你们应

该觉悟，你们应该想法，其实你们还吃了亏呢。”

（#+#）她俨然以革命启蒙者身份出现，顺理成章

地成为革命者。她启发赵得胜一家反抗。但她不满

足于赵得胜一家清醒，她需要更多年轻人意识到革

命的重要性。她走出赵家，到广泛的民众中去。为

了显示她革命的坚定性，她与家庭 “决裂”：把她

的家比作 “虎狼之家”。她把那个 “家”犯下的罪

恶告诉么妹，使么妹懂得一些浅显的道理。她的革

命行动需要人对她进行确认，否则这些不会被看作

革命行动。这时大哥出现了： “我相信你是对的。

我不说话，可是你得留心。我们这里有好几个坏

人 ， 你 又 不 认 识 他 们 ， 他 们 容 易 认 识 你 。 ”

（#,$）

三小姐走向革命成为一革命者，经历过程虽然

没何素月那么壮烈，但也有独特之处：那就是知识

分子参加革命，必须把知识分子架子放下，先取得

民众对她革命身份的认可，再积极投身实际革命过

程中进行大胆革命实践。

"、 “女”性特征消失与革命成长确认：$# 年

代 “决裂”方式

"% 年 代 《在 医 院 中 》 的 “决 裂 ” 场 景 有 意

思。这是丁玲进入延安后在双重身份下写作的小

说，使其话语呈现出复杂含义。主人公陆萍，小说

对她的上海生活有说明。这虽是一微不足道的细

节，但对理解主人公的革命成长道路却有深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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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她参加过上海 “八·一三”战事的医疗服务。

在那里，陆萍象 “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

受伤的战士，而那些受伤的战士也把她当作 “一个

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在陆萍自己，她把自

己当作一个 “母亲” “情人”，在别人的眼里，她

也被当作一个 “母亲” “情人”。至少这传达出陆

萍身上拥有的母性和妻性。到达延安后，陆萍在

“别人”的眼里变成了什么？她又是怎么看待自己

的？ “别人”在文本中有几个相关的人。院长虽然

没有直接看陆萍，但她的介绍信在某种程度上是身

份的一种隐喻或象征，院长是这样看她的介绍信

的： “象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

读了她的介绍信，又 “钉着她瞪了一眼”。把陆萍

的身份象征当作买草料的收据，这一定程度上表明

陆萍个尊严的不受重视，她的女性身份已经消失得

没有踪影 # ! $。

陆萍的着装也说明了问题，她本来身段很伶

巧，但她穿的是 “男子的衣服”。她的这种着装并

没引起院长的好感， “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

尊敬和客气接见陆萍”。为什么一个 “身段很伶

巧”的 %& 岁年青女子，偏偏要身着 “男子的衣

服”？赵超构在 《延安一月》中表述了这行为的深

层原因： “延安人似乎还迷信着爱美与工作的不相

容的。” # " $ （’()*）原来特定的时代里，延安人崇拜

男性， “像女人”反而是女人的一种耻辱标记，女

性们更多的是追求男性化：着男人衣服，模仿男人

性格。陆萍就是这样的化身： “政治生活粉碎了她

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

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病症的仪式化治疗过程中，断

腿人把陆萍称呼为 “同志”。 “同志”这一词有着

深刻的文化意义：对男人和女人在特定的时代里都

称呼为 “同志”，以便使男女实现平等； “同志”

也象征着阵营的划分，只有属于同一阵营的、志同

道合的人才能够称为 “同志”。但此词易造成多

义，本文中就是如此，陆萍被组织接纳的原因是因

为组织认为她被改造好了，所以很亲切地称呼她为

“同志”，表达出革命阵营内部的某种思想的统

一。但当男人和女人都被冠名为 “同志”时，男人

和女人的性别特征在无形中被消解，这与陆萍衣着

的内涵有同样效果，称她为 “同志”意味着她属于

同一阶级阵营，也预示她正被 “男性化”。

陆萍从一具有母性和妻性的人变成一阶级的人

（失去了母性和妻性），放弃母性和妻性跟她患病

到最终被治疗有着同等效用，她失去的是 “原先”

的陆萍，得到的是被党接纳的新 “陆萍”，这是一

场庄严的告别仪式： “从家庭获得解放，在群众中

又失却了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个性，是幸福还是痛

苦？这只能等待他们自己回答” # " $ （’()*）。这从侧

面反映出延安边区一些真实问题。虽然是一细节过

程，但它的政治蕴涵相当深，丁玲作为启蒙者身份

自然流露出来。她为女人失去母性和妻性的危险感

到内心不安。这是她不久后写作 《三八节有感》的

一股内在冲动力量。

!、穿破重重关卡的成长道路："# 年代 “决

裂”方式

建国后革命者成长史小说，主要体现在革命历

史小说中。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者的小说，鲜明地

体现在杨沫的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中，用文学史

家的话说： “《青春之歌》既是 ‘革命历史’，又

是写知识分子 ‘成长’的长篇。 “# + $ （’((,）它先以

小说文本后以电影的形式在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界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林道静的成长经历对当代中国青

年的成长起过模范的作用，她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伴随政权更迭， “胜利者”登上历史舞台，在

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陈思和对这一 “胜利

者”身份登台表演说过语重心长的话： “历史是由

胜利者来写的。胜利者愿意自己的成功成为某种历

史性转折的标记，愿意看到历史在自己的成功处出

现一个句号。某些作品之所以受到批评，正是因为

它把个体的悲剧性价值从历史的喜剧性结论中分离

出来，它让个体生命的悲剧如一道水流淹过了固定

的历史句号，从而违背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文化基

调。” # ) $ （’%%）知识分子问题的描写，一直是中国当

代文学 （(*"* - (*.)）写作中一棘手问题。这关系

到写作代表什么意图。我们知道，建国后文艺指导

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它对知识分子一直有一种

戒备心理——— 不相信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与工

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

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

资 产 阶 级 和 小 资 产 阶 级 知 识 分 子 都 干 净 。 ” # . $

（’,+(）周扬建国后作为文艺界领导人，不仅把毛泽

东文艺思想进行权威阐释，而且对知识分子写作提

出严厉限制：知识分子在文本中只以 “改造者”身

份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写知识分子成长史，杨沫

不能逃离此规定。林道静成长必须严格遵循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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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她必然需要改造。没有改造过程，没有改造的

残酷性，林道静不能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因为林

道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身上有个人主义、自

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的思想，真正的革命者只能是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她

的指导思想。她的改造过程不可避免，没有改造过

程描写，不足以表现出林道静的革命成长过程。林

道静的成长，意味着必须穿越层层关卡。主人公的

出场意味着她在劫难逃：“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

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

—— 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

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

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用

研究者的话说，这一描写传达出重要的信息，浑身上

下全是白色意味着 “我们的主人公此时处于一种纯

洁的、混沌未开的、没有主体性的原始状态之中”# $ %

（&’(）。林道静的出身决定了她与身俱来的“肮脏性”与

“可改造性”相互依存：“我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

的女儿，所以我的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

（)*!）“肮脏性”需要彻底除去，“可改造性”意味着她

可被接纳。林道静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这对林

道静相当重要。小说交代了林道静的出身，母亲秀

妮是一村姑，)+ 岁那年被林伯唐强迫结合。这就是

林道静所说的“地主的女儿”和“佃农的女儿”的双重

身份。母亲在她一岁时死去，她是被林家逼死的。这

道出林道静和林家有不共戴天之仇，她与林家只能

走向 “决裂”，母仇子报天经地义。徐凤英把林道静

当作摇钱树，想把她作为赚钱工具嫁给胡局长，这让

林道静看出了她在家中的处境，决心与家庭彻底“决

裂”。这是她走出家庭的关键一步，预示林道静走向

新生的可能。余永泽英雄救美式地把林道静从绝望

境地拯救出来，但他用的是个人主义、民主主义思

想，与林道静预期的成长产生差距。定县生活中两

个男性进入林道静的生活视野：一个是坚强的革命

者，卢嘉川；一个是追求自我狭小天地生活的个人主

义者，余永泽。刚从家庭走出，林道静的思想没那么

快的发展，她必须经历一中间环节——— 迷茫于个人

主义思想中，定县的选择说明了这点。生活现实的

再认识，使林道静终于意识到：“生活象死水一样。

除了吵嘴，就是把书一本又一本⋯⋯卢兄，你说我该

怎么办好呢？我总盼望你——— 盼望党来救我这快要

沉溺的人⋯⋯”（+’)）余永泽逐渐淡出林道静的生活

视线，革命成为她生活中思考的中心问题。但是她

的革命需要人确认。卢嘉川不能确认，他要以革命

的牺牲精神陪伴林道静成长。林道静须在“血”的教

训中领悟革命。

成为一个革命者，最终目标确认方式是党员称

号。林道静需要党员称号，她渴望革命。在具体革

命活动中，她被捕了。这给她一次严峻考验机会，

她遇见了真正的女革命者林红。林红的成长是千辛

万苦的过程，她曾经牺牲自己的亲情，才被革命者

确认革命身份。林道静在受刑后被林红确认为革命

者身份。而这一受刑过程，显得相当残酷，小说对

这一场景作了描写：

闭着眼睛，道静依然站在地上，不声不响地好

象睡着了。她能够说什么呢？她咬着嘴唇，只剩下

一个意念：

“挺住，咬牙挺住！共产党员都是这样的！”

⋯⋯

就这么着：她挺着，挺着。杠子，一壶、两壶

的辣椒水⋯⋯她的嘴唇都咬得出血了，昏过去又醒

过来了，但她仍然不声不响。最后一条红红的火箸

真的向她的大腿吱的一下烫来时，她才大叫一声，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

林道静经受了敌人折磨，身体上留下了证明她

清白身份的印记，用研究者的话说： “这次身体的

‘铭 写 ’ 证 明 了 她 对 党 无 限 忠 诚 的 可 能 。 ” # ’ %

（&+((）林道静身体折磨后接受了更加庄严的任务，

她要把林红给她的任务转交给党组织。她需要得到

党 组 织 的 身 份 确 认 。 “这 一 天 终 于 来 到 了 ”

（*,*），组织看了林道静的自传，审查了她的全

部历史，正式批准她入党。她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

作，在她看来： “从今天起，我将把我整个的生命

无条件地交给党，交给世界上最伟大崇高的事业⋯

⋯” （*,-）只有被党确认革命身份后，林道静才

真正投入到革命阵营中从事革命工作。

林道静终于成长为一坚强革命者，后来领导了

一二·九示威游行，成为革命领导者。这是一个共

产党员成长道路的真实写照。她与过去生活、过去

思想彻底 “决裂”。

二、 “决裂”的实质与意义

选择蒋光慈、丁玲、杨沫小说作为评价中介，有

深刻意义在内。三位作者接受过现代大学教育，属

于典型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本身的经历，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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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过程，文本中人物的塑造或多或少有作家的影

子，这为阐释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史提供了方便。

李杰、何素月、三小姐、陆萍、林道静的成长之路

可以简单概括为现代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艰辛史，

很有代表性，分别代表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革命

成长史。

革命是庄严而神圣的事业，它不容许人 （主要

是坏人或假革命者）对它进行玷污。这要求参加革

命的人在身体上和思想上的圣洁，身体和思想的圣

洁标识着革命的圣洁与神圣。革命阵营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参加的，它的队伍必须保持纯洁性。知识分

子革命的过程其实就是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圣洁化过

程，不管是身体上或者精神思想上。由于政治家历

来看轻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有毛病。知识分子

的不洁身份注定他们参加革命的艰巨性和残酷性，

因为知识分子要么先天有剥削阶级血统，要么后天

有 “小资”情调，这对革命阵营的纯洁性是一强烈

而严重的挑战。

李杰和何素月追求进步需要参加革命，他们接

受了现代思想教育。但他们参加革命首先遇到困

难：血统上存在问题。这对革命阵营是一潜在伤

害。革命群众对李杰、何素月投下了不信任的目

光：大少爷和小姐也要革命？真是笑话。他们要参

加革命可以，但正像 《青春之歌》中江华对林道静

说的： “你要经得起考验，党是会给你打开大门

的。” （#$$）李杰在成长过程中与革命群众同

吃、同住、同睡，逐渐建立起革命群众对他的信

任。真正信任的考验是火烧李家老楼。他获得李木

匠的身份确认，最终成为革命者，并且成为革命领

导。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者必须有一考验期，能够

通过考验期，他可以成为合格的革命者。当然在这

考验期没通过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革命者就显得

渺茫了。三小姐是老爷想把她封锁起来，以为送到

农村她就没革命兴致，但三小姐却在农村展开革命

宣传教育，并进行真正的革命实践，使田家冲显示

出革命征兆。三小姐如果不与家庭 “决裂”，她不

可能走到民众生活中间，革命也成为空谈。但三小

姐要成长为革命者，她的革命身份是在赵得胜一家

的确认后才真正开展起来的。陆萍的成长道路显得

更复杂，她的成长牺牲了她的性别特征——— 母性和

妻性在她身上消失。她与过去具有母性和妻性的陆

萍告别了：她成为 “同志”。林道静身份的确认是

她彻底告别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

并在敌人对她的身体进行阅读后才正式被接纳为革

命者。知识分子成为革命者的成长道路的确显得很

辛酸，比起张进德等人的革命道路与成长，真是天

壤之别。张进德们革命顺理成章，不需质疑，不能

质疑。他们天生就是革命者。李杰的 “决裂”显得

非常悲壮，具有悲剧美学效果，知识分子经过死一

样的考验后，民众终于理解了他政治革命的意图

（真是革命），当他知道他的决定意味着什么时，

他确实昏死过去过。何素月决裂了亲情和真正的爱

情，走向革命。三小姐虽没有昏死过，但她的革命

者身份是在误解与理解之间徘徊，她与家庭走向对

立是一种 “决裂”，最终才被确认为革命者并且是

领导者身份。陆萍要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被革命阵

营接纳，那她只能消失她的女性特征和女性的日常

表现，越来越男性化。林道静先天的血统决定了她

成长的不平凡，何况杨沫在对林道静的塑造过程完

全以党史的要求来写作，本身就是一庄严的历史使

命，塑造的人物需要传达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

林道静这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要成为真正的

革命者和革命领导人，她必然有传奇故事，九死一

生的传奇经历，这既证明革命的艰巨性，又证明革

命胜利的必然性。 “决裂”是每个知识分子走向革

命的必然选择，不管是李杰还是何素月，不管是三

小姐还是陆萍，也不管是林道静还是其他人，只要

他 % 她是知识分子身份。

只有 “决裂”场景的描述，才能真正传达出知

识分子从原先的血统或者原先的小资情调中走出

来，毛主席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要流

血。革命要洗脑，脱胎换骨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

者。从四个文本我们可看出：#& 年代、!& 年代知

识分子的成长不需要革命者引导，他们自己可以走

向革命阵营；但是延安文学及新中国文学中，知识

分子成为革命者的艰难程度明显地比 #& 年代和 !&
年代大，他们要成长为革命者，必须有真正的革命

者引导，陆萍是在害疟疾的老党员引导下在庄严的

治疗仪式中走向革命成为革命者，林道静则是在几

个革命者 （陆嘉川、江华、林红）的引导下走向革

命成为革命者。

“决裂”在小说中只是一场景建构，本身属于细

节，但正是这细节描写，表现出知识分子作家写作的

历史：知识分子从对自己的优越性地位感受逐渐沦

为知识分子必须经历改造的过程，他 % 她必须有先

导者对他 % 她进行引导，才能走向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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